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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作别成权老哥已两个多
月。几次提笔，想把我俩间的友
情，铸进文字。不成，笔尖字词，像
堆沙砾，干瘦散漫，握不成团。才
写开头，就像刚离去的冬天，僵在
寒风里，既化不成水，也发不出
芽。大概，情谊太满，文字就变笨。

成权老哥姓姜，是我眼里真正
的艺术家：使气任性，喜怒分明。
高兴开怀大笑，气恼瞪眼睛吹胡
子，情绪明明朗朗，不藏不掖。八
十多岁年纪，活成个小孩子，一天
到晚“瞎白相”。全无意识，耄耋之
年，时间金贵。总把有限光阴，乱
抛乱掷，不当回事。

成权老哥大我廿五岁，照说，
应该他来督促我，批评我，但不
是。恰恰是我，做这位八旬“老小
孩”的“刹车皮”。

前几年，成权老哥忽然迷上兰
花。他家在闹市区廿六层高楼，
半空悬居，风紧风燥，不适合兰花
生长。但他的“玩劲”上来，哪管
这些。隔三岔五，乐颠颠跑南禅
寺花市，接亲似的，把一盆盆兰花
抱回家。

成权老哥买兰花，全听摊主
说道，说这株是“宋梅”，他就当
是“宋梅”；摊主说是“大富贵”，他
就当是“大富贵”。就这样一盆一
盆抱回家，列在高空阳台，像收了
一堆真假难辨的古董。这些兰
花，有的对版，有的，却是假冒。
他不懂，后来晓得买错，也不恼，
照样浇水；照样，情人似的捧在手
里，左看右看。

一段时间后，摊主悄悄转铺逃
走。为啥？卖给大胡子客人的假
货太多，怕发现后“倒翻账”。其
实，成权老哥从不算账，更不要说

“倒翻账”。
成权老哥蓄须，大胡子及腹，

雪雪白，像一朵白云，留驻胸前。
因白胡子风度酷似著名画家张大
千，人送绰号：姜大千。成权老哥
亦以这把雪白胡子为荣，画桌酒
席，与朋友说到兴起，陡然，他的脑
壳会习惯性地抖一下，让颔下胡
子，搅起一阵风；让那团停云，重新
流动。

成权老哥种花弄草，养龟养鸟，
时间精力，花费不少。我就劝他，年
纪大了，多做减法，把有限精力，投

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我说的有意义，是他的艺术，他

的诗书画印。
书法上，成权老哥对魏晋书

迹，用力尤多。他认为，魏晋书体，
妙在隶楷之间。用笔任意挥洒，上
承篆隶，下启真楷；结体因势赋形，
不受拘束。从中着力，能取到书法

“真经”。
2004年后，他旅居美国西雅

图。大约是2010年或2011年吧，
成权老哥回国暂居，夫人崔老师因
事仍留美国，没一道回来。他同我
商量，想借住宜民山庄。当然没问
题，正好近旁，看他练字。成权老
哥喜欢临《龙门二十品》和《好大王
碑》。这些书迹，成于魏晋之间。
他的临写，把字写得很大，一张四
尺整宣，不过写十数字。不求形
似，但取意思。恰如画画人对景写
生，且借眼前风景，把个人的审美
喜好和对大自然的感受感悟，流泻
笔端。写生即创作。成权老哥的
临帖，亦复如是。所见古人书迹，
不过一味“药引子”；引出的，是自
己胸中，一腔汩汩的意思。

他的篆刻呢，成权老哥有段自
述：我从电脑里调来了殷之甲骨、
周之钟鼎、秦之刻石、汉与六朝的
碑志摩崖造像，纷纷扰扰，先让它
们在脑子里“走马灯”似的打转
转，继而遍摹秦篆、汉分。我对魏
晋的“急就章”情有独钟，它印面
虽不如汉印那样规整，然其粗
放、稚拙，竟可与汉印所表现的
洗练、古朴媲美。我在刻印方面
下的功夫真不可谓少，磨石粉盖
膝是常有的事，因为多年未采取
防范措施，对我的肺和气管造成
极大的伤害。

成权老哥奏铁刀如纸笔。八
十多岁的人了，方寸之间，心手两
畅，游刃有余。前二年，他来山庄
喝酒，酒后，挥毫泄余兴。到我画
室，写完一张四尺对开楹联。觉得
满意，却未带钤章。他也不急，从
我的画案上，取一块石章，稍打磨，
捉笔反写墨字，然后奏刀，才二三
分钟，一方名章印就出来了。至
今，这方“姜成权”白文印，仍在我
的画桌上。每每看到，觉得他刚刚
还在这里。

成权老哥的诗书画印好，好在

自由自在。请读他的夫子自道：
诗是随兴的，书是散怀的，画

是胡来的（在绘画面前我是一只瞎
猫，偶尔碰上一两个该死的老鼠，
那会让我嘚瑟好一阵子），印是“乱
凿凿”的。

他还自我调侃：“书为大输
（书）家，画为大话（画）家，做梦都
想当大赢（印）家。”

我鼓动他写自传，用个人的一
滴水，映照时代洪流。他真的花了
一年时间，用十万字写出自传《半
痴人生》，于2015年由团结出版社
出版。他的文字，朴素风趣，别有
风味。比如这段：

记得刚来美国，乡情乡景常入
梦中，某夜半梦半醒，只觉得思路
广开，抽身下床，命笔题诗两首：

红花穰穰草头深，四月田野诗
铺陈。

梦里几寻儿居处，似在江南第
一村。

家住娄江东，乡风试春风。
灶头新醅暖，门外小桃红。
写罢，兴致犹浓，想起我从前

制作的海棠花盆栽连同为它写的
《雨中海棠》诗：

春雨弄海棠，羞透小红妆。
可怜胭脂滴，孰喜孰懊丧。
便快笔如飞地涂抹起来，正

是：未听潇潇雨，乡情入梦来。
欢喜成权老哥的诗书画印，从

他的作品里，见得出他这个人；又
从他个人的喜怒哀乐里，瞥见这个
时代。

在《半痴人生》中，他说到诗书
画印：

“写一首小诗，添两笔画意，再
掘一方合适的印章钤上。不算雅
也不算俗，我算寻到了一个乐。
诗书也好，画印也罢，说雅些是学
问，说俗了是玩意。看着自己的
玩意乐了，叫自得其乐；自己看得
乐了，别人看了不乐，不算好。待
别人看了你的玩意也跟着你乐
了，说明你有长进了；百年以后，
仍有人追着你的玩意乐，你的玩
意就传世了。”

原来，在成权老哥眼里，被世
人捧得极高的诗书画印，与他侍
弄的花花草草，龟鸟鱼虫，并无
贵贱分别。全是让人生变得有
趣，让光阴变得可亲的玩意。玩
意根底，无非是让人生得着快
乐。而这团快乐，最好能够分
享。自己独乐，是趣味；与人同乐，
才有滋味。能生出滋味，才配叫艺
术。人生一辈子，忙忙碌碌，跌跌
撞撞，最终能留下，让他人乃至后
人，会心一笑的滋味，才算不荒废。

如此想来，成权老哥作品里的
自在，是乐多乐满了，溢出来的春日
溪水，自然而然，自在流淌：遇到石
头唱歌，遇到阳光发亮。艺术是他
的人生，而不仅是某件作品。

窗外，春天来了。那团白云，飘
远了。

成权老哥为我刻的一些闲章，
几乎天天在用；写在山庄门头、画室
门头的匾额，日日抬头可见；给我的
一盆菩提子、一盆虎舌，仍茁壮案
头。他的这些玩意，日日天天，给
我带来快乐。我相信，即使过了一
百年，成权老哥玩意里藏着的乐，
依然能撞进有缘人的心里；让后来
者，在朗朗空气里，发一声笑。

姜成权的乐玩意

计划赶不上变化，原本周六奔赴长
兴赏樱的约定，竟因一则“樱花稀落”的
线报被迫改道。车轮调转方向，直奔那
早已名满天下的鼋头渚。虽知此地樱
花盛名，可一想到周末的人潮与拥堵，
心头仍不免泛起些许忐忑——毕竟，看
花是闲情，遇堵却是烦事。

好在出发前早有预料，心里多少有
了缓冲，可眼前的景象还是超出了预
期：景区入口处，人流如织，摩肩接踵，
连景区内的通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就在我们望着游艇队伍望洋兴叹，同伴
一句“不如先沿湖走走”，让我们坚定地
退出了拥挤的队伍。

这般抉择，于我而言，竟成了求之
不得的转机。毕竟，此行本就是“樱”你
而来，又何必执着于乘舟游湖，错过沿途
的花景？

从游船码头沿湖边缓步前行，不过
数百步，便被一阵嗡嗡的人声吸引。抬眼
望去，大道之上、花树之间，游人三三两
两，或驻足凝望，或举镜拍摄，每个人都在
寻觅着属于自己的最佳视角。此时正值
下午两点，长春桥边人声鼎沸，作为鼋头
渚赏樱的核心地带，这里的“长春花漪”
湖堤两岸，遍植樱花。一树树繁花缀满
枝头，如云似霞，层层叠叠。春风轻拂，
花枝摇曳，粉白的花瓣簌簌飘落，如漫天
飞雪，又似翩跹的蝶翼，悠悠坠入湖中。

人行其间，宛若行在画中。长春桥
如月轮横卧湖面，将偌大的湖面与娇小
的池塘一分为二，一虚一实，一动一静，
相映成趣。湖面上波光粼粼，渔船点
点；池塘边樱花覆枝，落英缤纷。一步
一景，步步皆画，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樱
花的清甜与春日的温润。一阵微风掠
过，花瓣簌簌落下，漂浮在池塘的微波
之上，随波荡漾，“长春花漪”的意境，便
在这光影流转间鲜活起来。爱美的女士
们早已备妥红妆，长裙曳地，在花影中笑
靥如花；身着汉服唐装的年轻人，衣袂飘
飘，或倚树而立，或缓步而行，与漫天樱
花相融，仿佛从古代画卷中走出的雅
士。他们手中的相机、手机不停闪烁，定
格的不仅是樱花的倩影、自身的笑颜，更
是这春日里最鲜活、最动人的记忆。

恋恋不舍地离开长春桥，再向前
行，便到了鼋头渚的标志性景观——鼋
头。天色虽有些阴沉，远望湖面，雾霭
蒙蒙，烟波浩渺，但太湖“三万六千顷，
包孕吴越”的磅礴气势，依旧藏在这浩
渺烟波之中。只是此刻，漫天樱花的柔
美，盖过了湖山的壮阔，成为眼前最动人
的风景。樱花树下，游人或坐或立，轻声
交谈；湖边的石径上，有人缓步慢行，细
细品味这春日的美好。有人手持茶盏，
就着花香浅酌；有人带着孩童，追逐着
飘落的花瓣。春日的暖意在樱花间流
淌，时光仿佛也在此刻变得缓慢而温柔。

春风十里，樱花满枝。鼋头渚的樱
花，开得热烈，开得烂漫，开在春日的风
里，也开在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心中。
待到他日回首，想起这场春日的邂逅，
想起长春桥边的落英缤纷，想起鼋头
渚的春风十里，依旧会觉得，这便是春
日最美好的模样。

“樱”你而来
| 陈晓斌 文 |

张轶伦 摄影海棠花开


